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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鸣强：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湖南省委会副主委，湖南省
社会主义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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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鸣强：
■到了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体化基本结构已经形成，

人们不会再是单纯地从农村向城市流动，而是正常地双向流动。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留在城里还是回到乡村，城市和农村的常
住人口也会稳定下来，人们各安其所。

■乡村学校不仅是教育机构，还承担着文化传承、村民教化
和乡村治理的功能，是传播知识、交流文化、维持乡村社会秩序
的重要平台。

■这种发源于农耕文化的自然、直接和亲密的关系衍生出的
守望相助和共同的情感认同，正是乡村的根与魂，也是乡村最珍
贵的东西，很庆幸没有被弄丢。 （司晋丽 整理）

“去年养牛30多头，养羊100多头，出栏牛羊加上其他收
入，全年收入20多万元”。眼前这位面容清癯的中年汉子叫罗
中文，是湘西武陵山区的小乡村人。该村由原盐井、金龙、松阳
三村合并而来，取了新名“小乡村”。寡言少语的罗中文对扶贫
攻坚的成果却如数家珍。他全家7口人，以前由于地理位置偏
远、致富无门，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经过6年的脱贫之路，昔
日的贫困户变为了富裕户。

笔者两入该村，了解到，6年时间内，村里建档立卡贫困
户人平均年收入增长了近10倍，达2.64万元。村集体经济收
入也由几乎为零变成了20多万元。通过基础设施改善和产业
开发，使村民收入大幅增加，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
础，农民普遍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力量。细究起来，小
乡村有这样几点经验。

一是就地变资源为宝。村民们利用原废弃的金龙小学和村
部，建设成现代化的笋丝食品加工厂，既解决了山区固定资产盘
活和开发利用的难题，又节约大把资金；还利用村部闲置过道开
办村惠农综合服务社，负责收集全村的优质农特产品进行加工包
装，通过供销E家、扶贫微店、农村淘宝等电商平台实现“线上线
下”对外销售，帮助村里的农特产品走出大山，卖上好价钱，助农增
收的同时也为村集体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还有一项值得一提的，是把小学、村部和相关公共服务集
中到一处，把便学、便民、便事结合起来，防止造成公共资源的
极大浪费。可谓“小楼无声，大业有成”。

二是有一支好的队伍。为发展竹荪产业，驻村工作队和村干
部带头拎起锄头搞种植，从沤料、分垄、播种、养护，到采摘、烘
烤、包装、销售，每个环节都不落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笋丝
食品加工厂耽误了20天工期，为追赶时间，确保工厂能在当年三
四月产笋的时节投产加工，工作队和村干部加班加点，连续近3
个月蹲守调度与协调、采购设备与处理突发事件，一丝不苟保质
保量，且连战几个通宵，确保工厂如期开工、正常运行、按规操
作、有序生产；2020年秋天，漫长的阴雨天气让很多老百姓的稻
谷还未来得及收割，就已经在田地里发芽，工作队和村干部想尽
办法，在3天时间里为全村搭建了21个“土炕”助村民抢收口粮。

人人要当“带头人”，不当“甩手掌柜”；要“躬身深耕”，不
搞“遥控指挥”。在工作队的带领下，村民们也经历了一番“革
命洗礼”，无论是干事创业能力还是基层治理水平，无论是干
部队伍作风还是党群干群关系，都有了较大的提升。

三是村里的治理监管。村级组织发挥的作用越大，政策、
政府和社会支持的力度越大，涉及项目、组织、管理的事项就
越多，如何使村级监督规范化、制度化？为了用好建厂资金，村
里工作队采取公开招标和公开采购的方式进行，采购小组由
工作队、村“两委”干部、村务监督委员会、群众代表、承包经营
方等5个方面代表组成，充分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强化
监督在各环节中的担当与责任，使村级项目、投入、财务管理
置于透明与制度的笼子之中。

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是乡村振兴
的必然要求。而“小乡村”在走的，正是一条面向未来的阳关大
道。在未来乡村振兴过程中，必将涌现一批各具特色的乡村小
镇，它们像“小乡村”一样，有着产业、生态以及乡土特色，是人
们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的心灵港湾。

“小乡村”的启示
全国政协委员 李云才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

《关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
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
知》。今年，由于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的需要，多地
倡议春节“非必要不返
乡”。不过，无论在哪儿
过年，对于国人来说，春
节的脚步每近一天，羁旅
的乡愁便浓郁几分。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
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展望未来，在乡村振兴的
视野下，还会有像春运这
样集中的人口流动吗？届
时，每个人的“梦里老
家”又将会是什么模样？

从“春运”到“春节旅游”

1月 21日，正值湖南省两
会开幕前夕，作为两会邀请列
席人员，雷鸣强与其他代表、委
员一样，准备进行组织有序的
核酸检测。

“叮”，手机铃声响了，他低
头看了一眼内容，忍不住笑出声
来——这是一首友人转发的、网
友改编自诗人余光中《乡愁》的

“新诗”：从前／乡愁是一张张火
车票／我在这头／故乡在那头
／现在／乡愁是一张张核酸检
测证明／我在这头／故乡说：你
就在那头吧，别回这头！

“疫情当前，许多人都选择
了响应号召不回家过年，这首

‘应景之作’多少折射出大家对
疫情防控的乐观、幽默和豁达
的心态，也算聊遣思乡之情
吧！”雷鸣强说。

雷鸣强的家乡在洞庭湖西
畔、湖南省安乡县的一个水乡。
1983 年，他考入华东师范大
学，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研
究生，毕业后回到长沙工作，从
此就把家安在了长沙。尽管长
沙已成为雷鸣强的第二故乡，
但每当看到“家乡”二字，他第
一反应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
那方水乡村落。如同心理学所
称的“印刻现象”，在雷鸣强的
认知里，家乡是凝结着一个人
最初成长记忆的地方，也是人
们最初人格、情感、口音形成的
所在，是别的地方取代不了的。

党的十九大明确了乡村振
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
个方面的总要求。按照党中央
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
务规划，到了2035年，乡村振
兴将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
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然而，当下一个不可回避
的现实是，乡村的中流砥柱、青
壮年人才的流失。

谁来建设新农村？对于这
个问题，雷鸣强似乎并无太多
担心。他说，以前由于种地收入
低，乡村其他就业渠道窄，剩余
劳动力只好从土地解放出来，
到城市谋生：建筑工人、家政人
员、快递外卖小哥……也正是
这些人群从乡村社会走向城市

社会，为城市的
飞速发展贡献

了不可缺失
的力量。但
现在情况有

所不同，“不要忽视了国家强大的
投入。”国家对乡村的重视、对农
民利益的保护程度前所未有，农
村已不再是无人光顾的寂静角落
——一些人瞄准乡村振兴的新机
遇，开始考虑回流农村了。甚至有
的城里人，也看好农村发展前景，
到农村投资办厂设企业了。

在对乡村问题的持续关注和
研究中，他总结出当下的几种心
理：上世纪80年代以前出生的农
民安土重迁的观念较浓厚，倾向
于趁着年富力强在外多赚些钱，
最终会回老家盖座房子，就近工
作、安稳生活；“80”、“90”、“00”
后的新生代们想法则更趋多元
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用自己的
方式融入城市，告别乡村；有的近
几年已经乘着政策东风回乡就业
创业；有的则观望着：如果家乡产
业起来了、收入高，愿意回去做

“农场主”或者“领工资的农民”。
“到了2035年，城乡融合发

展的一体化基本结构已经形成，
人们不会再是单纯地从农村向城
市流动，而是正常的双向流动。每
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留在城里还
是回到乡村，城市和农村的常住
人口也会稳定下来，人们各安其
所。”在雷鸣强的憧憬中，到那时，
乡村的青壮年不需要再脚踏城、
乡“两只船”，核心家庭不再承受
分离之苦，留守儿童、留守老人这
些当下的“特有名词”也不复存在
了，人们会在美好的天伦之乐中
继续奋斗，向着2050年乡村全面
振兴的目标前进。

雷鸣强想着，再过15年，像
春运这样大规模地集体流动大概
率会减少。“春运可能会类似于

‘春节旅游’，人们根据自己的意
愿选择去城市玩玩，或到乡村观
光，类似于现在的走亲戚。”

复兴乡村学校

习近平总书记说，新发展理
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
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
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
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
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
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

现代化是一个不懈的奋斗过
程，更是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追求。

雷鸣强觉得，当下的生活，早
已越来越“现代化”——家乡风雨
飘摇的茅草屋摇身变为漂亮的小
洋楼；小时候从家到长沙要坐24
小时的轮船，现在高速公路全程
畅通，开车两个半小时就到了；年

逾八旬的老父亲，在长沙与老家
的乡亲们视频一聊就是大半天；
在北京读研的儿子，通过互联网，
可以遍阅全世界的学术资料……

共享理念是实现共同富裕的
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
目标。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雷鸣
强的父亲雷光华心中一直装着共
同富裕的坚定信仰。

雷光华出生于1937年，是村
里的老书记。改革开放之初，他就
带头承包了村里500亩的杂草荒
滩，并用勤劳将其变为丰茂的芦
苇洲，赚到了家里“第一桶金”。正
是以这种魄力，他后来带领全村
人民战胜贫困、过上好日子。现
在，尽管已经随子女们到长沙生
活，雷光华还是以各种方式与乡
亲们联系着：“家里有什么困难
吗？”“孩子现在在哪儿读书？”

由于父亲的热心，雷鸣强在
长沙的家也成为乡亲们的二代、
三代们在外考试读书、打工就业
的“中转站、加油站”。

去年，电影《我和我的家乡》
热播时，雷鸣强和许多观众一样，
因剧中乡村教师和孩子们之间的
真挚感情而落泪。

他曾在衡阳市西渡镇陡岭小
学调研，发现学校共有9名教师，
包括校长在内的8名教师都是从
县城来支教的；在校学生有100
余人，皆是支教老师来了后回流
的本村孩子。“农村的孩子并非都
要到镇上或县里读书，而是有些
村里实在留不住好老师。”雷鸣强
略显无奈。

在他的记忆中，村里最热闹
的地方就是小学了，弦歌不辍，
也是乡邻们进行各种活动的地
方，欢声笑语常常从学校传出
来。“学校不仅是教育机构，还
承担着文化传承、村民教化和
乡村治理的功能，是传播知识、
交流文化、维持乡村社会秩序
的重要平台。”而现在，村里的
学校变得静悄悄的。

地方教育过度向城镇集中，
乡村教育“空心化”，只会加剧乡
村的衰落。要解决城乡差距、让农
民共享现代化成果，充实教育、医
疗等资源是注定要过的坎儿。雷
鸣强有一个设想：通过复兴乡村
学校来聚集人气，助益乡村治理。
在他的设想中，乡村学校和村医
疗室、文化设施、体育设施等同步
规划建设、人员使用与教师队伍
建设相互融通。再过15年，兴许会
是这样的情景：乡村医疗服务人
员兼任乡村学校校医，科技人员
兼任乡村学校科技辅导员或是素
质拓展教师，学校音乐、体育教师
兼任村文化干部……

很庆幸，乡村最珍贵的
东西没有丢

2016年，在上海市闵行区挂
职副区长时，雷鸣强曾到青浦区
中步村参观。中步村是全国民主
法治示范村，有一套完整的乡村

治理体系：在党建引领下，自治、德
治、法治相结合。几位村民遇到事
儿，就来到村民小组长家里聊一
聊、议一议，最后各自高高兴兴地
回家了。

这个颇具乡味儿的熟悉景象，
令他“穿越”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
村里大队部办起了油榨房，大队的
办公场所临时迁到了雷家。那几年，
年少的雷鸣强目睹了村里两口子吵
架、村邻间一闹矛盾就跑来家里让父
母充当“调解员”的情景：当时有几位
远离城市和亲人、到村里学校当老师
的知青，也被父母不时邀请到家里吃
饭、谈天说地，以至于这些教师亲切
地称雷家为“知青之家”，直到后来，
他们回城至今，也没有中断与老书
记家的联系。

“这种发源于农耕文化的自
然、淳朴和亲密的关系衍生的守望
相助和共同的情感认同，正是乡村
的根与魂，也是乡村最珍贵的东
西，很庆幸没有被弄丢。”雷鸣强用
社会学里的“首属群体”来概括这
种人际关系。他一直觉得，有乡愁
的人是幸福的，当在城市里感到孤
独的时候，内心总有一份温暖和实
在的寄托。

“将来，有相当一部分人退休
后可能会到农村去，在绿水青山
间养老也好，作为乡村发展中的

‘新乡贤”也好，这些人会是城里、
农村两头居住的‘两栖动物’。”雷
鸣强说。

他解释说，人的一生一直在追
求着现实需要和精神归宿两者间
的平衡。随着年龄的老去，对精神
的追求会占取上风。中国人内心普
遍抱有原乡情结和对田园生活的
向往，这是一种广义的乡愁，并非
仅仅对自己的故乡而言，也可能是
他人的故乡。

话题再回到上海的中步村，雷
鸣强判断，这个洁净、美丽、古朴的
村落毫无疑问将是未来新农村的
一种样本：经济上工业反哺农业，
政府对农业进行生态补偿，这个村
子也成为了城市的后花园。

这对于经济发展程度和农业
现代化程度高求非常高。曾经，为
了支撑我国第二、三产业的发展，
广大的农村不遗余力地奉献出宝
贵的人和资源；等社会进入更高水
平的发展阶段后，其他产业也会来
回馈农业。到时，农业现代化程度
更高，农民更专业化，但不再是种
地的代名词了，而会用专业化的分
工来促进生产效率。雷鸣强将他们
分为三类：生产技术型、经营管理
型、综合服务型。

“现在，全国大概已培养了
1800万名高素质农民，15年后，这
个数字会是多少呢？”雷鸣强很期
待。他想，高素质农民应该是农耕
文化的保护传承者、农村创新创业
的先行者、传播党的政策和先进文
化思想的同盟军……

他们还将作为乡村的主人，带
领村民们走向全面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光明蓝图。

共享田园牧歌
本报记者 司晋丽

梦里老家：


